
大厅里最醒目的，是尽头一面特
别宽阔的墙壁，高约三米五。贴墙镶
嵌着一个大方木陈列架，墙体木质黄
中带着一点浅绿，纹路淡雅匀称，隐
有金丝浮现。整个木架子隔成大约三
十个正方格子，好像一面贴墙竖挂的
围棋棋盘。在这个陈列架上，每一个
格子里都放着一件古董。

我直接问他道：“怎么赌？”
戴鹤轩用他长长的指甲一指这

木架子，微微一笑：“百步穿杨。”
“百步穿杨？”
“你们北京怎么说来着？哦，对

了，射覆。”
我和药不然眉头都是一颤，没想

到戴鹤轩居然挑选了这么一个出奇
的方式。

在古董圈子里，射覆代表了一种
赌斗的手段——赌主在桌子上摆出
几件古玩，少则五六件，多则二三十
件，谓之“摆阵”。请射覆者远远站开，
以一炷香为限，隔空挑出这些古玩中
最贵或最古的一件，或者是其中一件
真品或唯一的赝品。这个挑选的题
目，由赌主来定。

我收回思绪，望向戴鹤轩这个陈
列架。上头摆着三十件古玩，射覆里

算是多的了。
戴鹤轩把香点着，一缕幽烟袅袅

而起，整个展厅立刻变得静谧幽远起
来。我瞪大了眼睛，朝那边看去。

一炷香的时间大约是十五分钟，
也就是说我每三十秒要看清一样东
西，心理压力是相当大的。射覆者射
心，果然是名不虚传。我连忙努力让
自己静下心来，一件件看过去。

不知为何，我一看到那第三件文
物上的大树，我脑子里忽然跃进一个
念头。

百步穿杨？
这四个字一下子让我的思绪

跑偏了。百步穿杨，这个名字怎么听
着这么熟，最近我一定在什么地方
听说过。

等到我回过神来的时候，香已经
燃了一半多。

我一时大惊，急忙收回思绪，重
新去看墙上的古玩。

28.输了一局
可是那些疑问好似杂草一般，无

论如何也清楚不了，根本无法集中精
力。但这个时候怎么能不集中精力？
我越想越急，越急就越定不下来心，
脊背一阵发凉。

香很快就燃尽了，戴鹤鸣把手臂
用力一挥：“你选好没有？”我这时候
才看了不到一半，哪里选得出来，只
得草草扫过一眼，勉为其难地指着犀
角雕杯道：“我选它。”

戴鹤轩把手一摊：“可惜，你
输了。”

“为什么？”
戴鹤轩嘿嘿一笑，伸手从架子上

把那个犀角杯取下来递给我。我用手
那么一掂量，心里就凉了半截。再看
那杯上的纹路，彻底凉透了。

犀牛角有一个特点，它的纵向纹
路永远都是平行而展，中间绝不交
错，收藏家都称之为竹丝纹，而其他
的黄牛角、水牛角的纹路是交错的，
如同网状。犀角牛角，虽然只一字之
差，价格却是千差万别。

我眼冒金星，懊悔得几乎想一头
撞到玻璃橱窗上。我为什么这么急！
为什么中途走神！

戴鹤轩得意扬扬，把手里的那枚
古钱抛了抛：“黄克武这个人，脾气是
暴躁了点，但眼光和人品不会有错，
他怎么会拿赝品来蒙事呢？我告诉你
吧，这枚是货真价实的缺角大齐通
宝，可惜偏偏你却不信。”

我的身子晃了晃，喉咙嘶哑起
来：“那一道凸痕，不是伪造不精的破
绽吗？”

“我若不说是假的，你怎么会那
么轻易让我拿到手？”戴鹤轩笑道，

“这枚钱不是普通的大齐通宝，而是

铁范铜试铸钱。而那条凸痕也不是假
痕，那叫流铜。你知道的，铸钱是个大
工程，一次就是十几万枚，所以在大
规模铸造之前，必须得先试铸几枚示
范用的铜钱，以检验模具是否严丝合
缝。这一枚钱，显然是模具还不够精
细，以致在浇范的时候，铜液顺空隙
流出一截，留下这么一道钱疤。”

难怪这枚“大齐通宝”如此贵重，
这就和错版人民币似的，印错了的东
西比正品还值钱。

完了完了，烟烟救不出来了；《清
明上河图》的底牌也找不到了，五脉
要完了。一想到这里，我的心脏就剧
烈地抽搐起来，脸色急遽变化，整个
人几乎站立不住。

“接下来交给我吧。”药不然拍拍
我肩膀，转头对戴鹤轩道，“戴先生，
射覆算我们输了。”他还是那一副嬉
皮笑脸，戴鹤轩一时摸不清他的路
数，眉头微皱：“你是五脉哪位？”

“玄字门，药来的孙子药不然。”
药不然漫不经心地往那一站，散射出
一种危险的气息。

戴鹤轩转了转眼珠，似乎是心有
未甘，但他看药不然的架势，似乎不
答应就要动手。他吃得住我，却吃不

住药不然的脾性——那可是一个连
自己亲爷爷都敢出卖的狠角色，戴鹤
轩一时也不敢太过强逼，便大袖一
挥，故作大度道：“好，亢龙有悔，事不
宜极，我随时恭候就是。”

两人不怀好意地对峙了一阵，都
看不穿对方破绽，便一起客客气气地
走下一楼。我思绪混乱之至，走起路
来跌跌撞撞。我们两个上了车，大概
开出去十来里路，来到一处江堤旁
边。此时已经天黑了，周围开阔寂静，
一个人都没有。药不然看了看后视
镜，把车子灭了火，然后把头转向坐
在副驾的我。

“好点没？”
我有气无力地摇摇头，觉得头疼

得厉害，而且胃部有轻微痉挛，有点
想吐。药不然盯着我：“你小子，脾气
太轴，喜欢钻牛角尖，一旦进套，自己
就无论如何也走不出来了。你现在心
境已经乱了，不能任由你自暴自弃下
去，幸亏我们早有准备，可以把你变
回到原来的许愿。”

我默默问道：“去哪里？”
“中山陵。”
药不然吐露出三个字，车外江风

突然大起。

29.紫金山上的修行
车子大约行进了半个小时，忽然

离开大路，沿着一条山路又开了约摸
十分钟，药不然终于把车停住了。我眯
起眼睛，借助车灯朝前望去，这里是一
片起伏不定的山麓，背靠一段挺拔的
山崖，左右挺起两个岩坡，它们之间是
一片很小的平地。在平地中间，立着一
间像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军营风格的
长方形砖房，墙上似乎还有斑驳的标
语，只是看不太清楚。从这个角度看过
去，砖房四周似乎立着好多黑乎乎的
影子，只是看不清是什么。

药不然压低了声音对我说：“等
一下我们见的人很单纯，跟你我的圈
子都没交集，你不必费心去套什么
话，安心在这里待着干活就成。”

“干什么活？”
“他说什么你就干什么。”
这时候营房里背着手走出一人。

这人四十多岁，脸上沟壑纵横，左边
颧骨上还有一粒特别醒目的黑痣。他
的身材矮而敦实，往那儿一站，极稳，
就像是一尊石狮子。

“老徐，我把他给你带
来了。”药不然笑道，推了我
一把。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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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菊花秀
王镜宾

一朵鲜艳的菊花仙子乘伞而
降，如同一束盛开的焰火照亮了十
月的夜空，在热闹的锣鼓声和绚丽
夺目的焰火中，菊花仙子的选美大
赛开幕了。

天作帐篷地作房，菊花仙子首
先唱出令人震撼的四季歌，瞧，它绽
开笑靥，唱响了《春之声》，伸出长长
的钩针，一下子钩住了春天的裙裾，
铺展开一片红黄相间，五彩斑斓的

“祥云春雨”，迅速留住春天的美丽，
秋天的妩媚，把花卉的生命延长了
三个季节。从平原铺展过去，一直
到了天的尽头，花团锦簇，潮水一样
漫过山峦、丘陵、沟壑，成为波澜起
伏的“春日见山”。

接着，它又唱《夏之情》，一片金
光把时间拉回夏季，“麦浪”翻滚，菊
花绽放成丰腴华贵的麦浪，它金钩
回收，绣针飞舞，把春花秋月拉到
了热烈的夏季，花瓣似龙爪一样一
把抓住丰收的希望。一阵鸟鸣划
过，花瓣变成了无数条金黄色的鱼
儿在波浪中穿梭。“合成星火”黄、
紫相间，绽放成无数巧夺天工的十
字绣，夏夜里又亮如流萤，上下翩
跹，把夜空打扮得星光璀璨，几成

燎原之势。
掌声过后，你唱起《秋之韵》，

时光还原到现在进行时，秋季，你
的代表作是“泉香水长”，月光如秋
波一样泻满金秋，泻下一地水银，
皎洁高雅，素面朝天，淳然正气，令
人不敢窥视。“霜满天”是中原的惠
安女，她撮住小嘴，头戴银色草帽，
犹抱琵琶半遮面，赤脚从沙地走
来，它踩着秋霜，扛着秋月，一路袅
娜 的 模 特 步 把 你 带 进 相 思 的 梦
境。秋霜扫过，霜叶红于二月花，

“汴梁晚红”一脸朱色，把金秋的胭
脂浓抹了一层，洒下一树大枣摇铃
般的爽朗笑声。深秋，“红衣锦绣”
姗姗来迟，走台步，迈花步，随着浪
漫乐声上台变起了魔术，把选美大
赛推向高潮。

接着，你又唱响《冬之恋》，把时
光推向将来完成时。冬季来临，残
菊傲霜，英姿飒爽，墨菊入画，自成
一景。又一个冬春之后，春菊发
芽，长出红色的花蕾憋着心劲积攒
爆发力，一点点地鼓腮，一点点地
撑伞，伸出粉色小拳头，鼓胀成一
个个硕大的绣球猛地抛向求亲的
人群，激起一轮又一轮争夺的热

浪。春节前后，选美大赛、比武招
亲大会在多个花市隆重上演，“红
千头”、“满天星”、“白强大”、“岸的
赤星”等菊花公主接连登台献艺，
不断掀起高潮，掌声不断，喝彩连
天。最后上场是身着凤冠霞帔的
边红蕊黄的“金背大红”，它花色浓
重，古色古香，雍容华贵，庄重大
方，或白鹤亮相，或孔雀开屏，或名
歌亮嗓，一下子就抓住了观众，它
就是菊花皇后。她的一颦一笑、举
手投足尽显皇家气派，看到它，你
仿佛就进入皇宫大殿，令人仰视，
屏住呼吸。

如果说“合成星火”那柔美的钩
针让人不由得想起“风吹马尾千条
线”的佳句，那么，“金背大红”就会
令人看到“日照龙鳞万点金”的气
势，它象征着长寿、健康、美丽永存，
这就是菊花家族的皇家气派，它绝
不次于春日里灼灼绽放、倾国倾城
的牡丹仙子。

有歌必有舞，歌舞不分家。秋
风似水枪喷过，皎洁如玉的“泉水长
天”、“霜满天”变成一群小天鹅，跳
起欢快的芭蕾舞，伴舞的有蜜蜂，伴
奏的有花匠，品味的是独到的匠

心。——菊花仙子不仅给了蜜蜂带
来美丽的风景，还给了它们美食，让
它们贮存足够的过冬食物，使它们
度过漫漫长冬，因此它们之间唇齿
相依的歌舞晚会一直要跳到头重脚
轻瞌睡冬眠为止。“祥云春雨”如膏
浸过，溅起满世界的芳香，她们跳起
快乐的民族舞，花蕊如笑脸，花瓣舞
成五颜六色的民族服饰，头花绽放
成浓郁的花粉。此时此刻，翻滚的

“麦浪”是活力四射，热情奔放的它
跳起久负盛名的斗牛舞，舞步欢快，
节奏强烈，鼓点震撼，乐曲激昂，摄
人心魄，被秋阳秋风扫过，只见舞影
不见人。不远处，“红衣锦绣”不甘
示弱，一对对跳起了探戈，节奏明
快，铿锵有力，一扭头一甩胯，一弯
腰一转身，变幻出迷人的舞姿，倾倒
无数观众。

在另一舞台上，“白强大”忙着
把自己蒸成大仙桃，“紫球”忙着给
观众抛媚眼，“霜满天”拉响小提琴，

“红千头”忙着揭红盖头，最后，菊花
玉帝出场，如“金龙腾云”从远处蜿
蜒飞来，吹响悠扬的萨克斯，瞬间卷
走了所有的掌声和笑声。

至此，选美大赛完美收官。

掌故

“女状元”
王道清

黄梅戏中有出《女驸马》，
说的是民女冯素贞女扮男装
考取状元，拯救夫婿李兆廷的
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大约发
生在宋朝。但“状元”一词流
传甚久。

在历代封建王朝中，妇女
因无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当然
不会有女状元产生。直到太
平天国提倡男女平等，破天荒
选拔女中精英，才有傅善祥考
中女状元一事。但远在太平
天国之前，便已有“女状元”一
词流传了。

早在五代十国时，蜀国邛
州有一司户参军，名叫黄崇
嘏，邛州刺史周庠见“他”风采

英俊，办事干练，爱其才貌出
众，要把自己的爱女嫁给“他”
为妻。黄崇嘏在十分无奈中
作了一首七律，献给周庠，末
四句云：

立身卓矣青松操，挺志坚
然白璧姿。

幕府若容为坦腹，愿天速
变作男儿。

周庠览诗，大为惊讶，立
即把黄崇嘏传来询问，才知
道她是黄使军的女儿，幼时
父母双亡，因她献诗时，自称
为“乡贡进士”，所以世俗便
讹传为“女状元”了。“女状
元”一词，由是随流传于世，
传颂至今。

毛泽东趣事
曹一凡

趣说姓名
人们初次见面，先问尊姓大名，

毛泽东最善于在来人姓名上巧做幽
默文章，使谈话人与他心灵相通。
如他在中央苏区瑞金养病时，有一
天与护理他的战士钱昌鑫交谈：“哈
哈！你姓钱，还嫌不富吗？还起三
个‘金’字的名，要那么多金子干什
么？小心打你的土豪啊！”一下子把
拘谨的小钱说笑了。他见到郑三生
时笑说：“看到你，真是‘三生有幸’
呀！”与久别的周小舟会见时，他高
兴地说：“小舟变成大舟了。”

1957 年 9 月在上海与《新民晚
报》社长赵超构谈话前，特意向在场
人们介绍：“宋高宗的哥哥来了！”大
家不解其意，他说宋高宗姓赵名构，

“超构”不就是哥哥吗！
重庆和平谈判时，有记者问：

“假如和谈失败，毛先生有无信心战
胜蒋先生？”他风趣地用“蒋”与“毛”
两姓玩幽默：“‘蒋’字是将军头上长
棵草，他不过是个草头将军而已。
我的‘毛’字呢，可不是毛手毛脚的

‘毛’，而是一个‘反手’，意思就是取
得胜利易如反掌。”

抗美援朝时，他对中国人民志
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说：“老彭呀！你
的小名叫‘石穿’，我的小名叫‘石三
伢子’，我们是两块石头嘛……一块
扔给杜鲁门，一块扔给麦克阿瑟。”

打油调侃
做首打油诗，与战友、同志开个

善意的玩笑，是幽默的一种妙法。
红军长征路过湖南时，有一天行军
时间太长，洛甫（即张闻天）骑马时
打瞌睡，不小心跌下马，幸亏没有受
伤，虚惊一场。毛泽东闻讯赶来看
望。洛甫笑道：“无妨无妨！”毛泽东
看他那一身尘土狼狈样，当即吟打
油诗一首：“洛甫骑马过湖南，四脚
朝天滚下山。人没受伤马没死，菩
萨保佑你平安。”

这一幽默，乐得洛甫笑声震天。

郑邑旧事

郑州的蝗灾
蔡增俊

说起蝗虫（郑州人称蚂蚱），亲自见到过它危害
庄稼的老人们，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古书中所记
录的“飞蝗蔽日、如风似雨、五谷青苗、顷刻食尽”等
场面实不为过。而 1943年那次蝗灾竟使郑州市数
万庙庄稼绝收。

在《诗经》小雅大田章里有“去其螟螣，及其蟊
贼，无害我田稚”之句。这里的“螟螣”“蟊贼”指会飞
的四种小虫。在《汉书》五行中有这样的解释：“食心
曰螟，食叶曰螣，食根曰蟊，食节曰贼。皆有甲飞扬
之类，阳气所生也……今谓之蝗皆其类也。”而《五经
正义》更进一步解释为“食禾心者为螟，言其奸，冥冥
难知也；食禾叶者，言其假贷无厌，故曰螣也；食其节
者，言其贪狠，故曰贼也；食其根者，言其税取万民财
货，故曰蟊也……此四种虫皆曰蝗。”在中国历史上，
记载蝗灾的出现有上千条之多。

郑州从春秋时期的鲁隐公八年九月到民国三十
二年七月，两千五百年中共记录了蝗灾上百次。比
较有名的有后汉元初二年五月、北齐文宣帝天保八
年夏，唐开元二年七月、咸通三年六月，宋真宗大中
祥符四年六月、神宗元丰四年六月，金贞祐四年四
月，元至正十九年五月，明万历十五年、四十四年夏、
神宗万历三十四年秋、崇祯十三年夏（以上见《古今
图书集成》第一百八十一卷），清嘉庆十八年、道光二
十七年夏等等。比较详细的有元至正十九年（1359
年）五月“郑之荥、汜水、新郑密县皆蝗，食禾稼，草木
俱尽，所至蔽日，马不能行，坑填堑皆盈，饥民捕蝗以
为食，或曝乾而积之……食罄则人相食。”（见《元史顺
帝本纪》）崇祯八至十三年（1635~1640年），“每至夏，
亢旱，飞蝗蔽日，禾枯粮绝，民穷盗起”。（见《州志》）

本人亲历的一次蝗灾，发生在 1943年。当时我
6岁，农历七月的一天，我和几个小朋友正在地里看
庄稼，忽然看到从东北方向飘来一大片黑云，似风似
雨，唰涮作响。我们以为大雨将至，赶紧躲进看瓜庵
中。谁知从天上落下来的全是绿头黄身的蚂蚱。有
二寸多长，吃起庄稼来喳喳作响，一袋烟的工夫，我
们一块好端端的谷子地便成了一片光秆，残枝满地，
败叶如泥，吓得我们抱头大哭。大人们用棍子敲，用
鞭子赶，怎么也打不退它们，多的时候连树枝都压断
在地。它们好像有组织似的，吃完一块轰然而去。
其吃尽的庄稼有数万亩之多。而这一年，因麦季有
较好的收成，国民党反动政府仍然收了很多捐税，我
们靠早熟的二亩多高粱勉强度过灾荒。

新书架

《求职游戏》
高 帆

毕业十年，张凯一直在找工作和打游戏中折
腾，不要说买房买车，就连自己的生活费都要靠女
友苹果资助，三十不立的他，无法给苹果以家庭和
幸福的承诺。在一次大吵大闹之后，张凯被扫地出
门，遇到了成功人士邓朝晖，几番接触后，邓朝晖明
白了他的窘境，帮助他重新定位自己的优势，重新
进行职场规划，在面试中注意每一个细节，最终，他
成为了 500强企业的一名销售精英，并得到了女友
苹果的原谅。

曾以《浮沉》闻名全国的作家崔曼莉，在本书中
将目光投向了城市的“蚁族”，他们毕业于普通大
学，他们依靠自己的努力在城市中艰难求生，他们
需要家庭、社会的帮助……

随笔

落葵与胭脂豆
王太生

起初并不知道落葵就是紫角
叶，像一个低调的隐者，隐缩在庭
院樊篱竹笆一角。

落葵是一种古老的蔬菜，汉乐
府诗集《长歌行》中，“青青园中葵，
朝露待日晞”，就有它姗姗生长的
影子，其叶近似圆形，肥厚而黏滑，
咀嚼有木耳的感觉。

《十五从军行》，“十五从军征，
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
阿谁？遥望是君家……中庭生旅
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
葵持作羹”中的葵，说的就是落葵。

落葵有字面的儒雅，骨子里的
民间本真。平民的叶蔬，在房前屋
后的篱笆、矮墙上缠绕，让一栅栏
庭院瓦舍栩栩生动。

《本草纲目》里说，“落葵三月
种之，嫩苗可食。五月蔓延，其叶
似杏叶而肥浓软滑，作蔬、和肉皆
宜。八九月开细紫花，累累结实，

大如五味子，熟则紫黑色。揉取
汁，红如胭脂，女人饰面、点唇及染
布物，谓之胡胭脂，亦曰染绛子，但
久则色易变耳”。

盛夏的植物，在竹篱围墙上恣
肆生长，用指尖去掐，一片片落入
篮中。小时候，我不太喜欢紫角叶
的清淡寡味，伏天缺菜，外婆用紫
角叶做菜。比如，紫角叶豆腐汤，
形似翡翠白玉。也作凉拌菜，将紫
角叶洗净，入一勺盐的沸水焯烫，
捞出过冷水，沥干水分，伴蒜蓉、酱
油，叶色碧碧，口感肥厚。

落葵是离人近的植物。有一
次，我的亲戚吴大嘴请我到他的别
墅里喝酒，他站在木栅栏的一丛紫
角叶前等我。吴大嘴对他小时候
吃过的粗蔬念念不忘，在院子的一
角种紫角叶，他的老婆端上一盘清
炒紫角叶，叶色青青，筯络明晰，我
看见一个夏天的阳光地图。

到底是什么，让一种古代的植
物，渐渐式微？汪曾祺说，是大白
菜取代了葵，“蔬菜的命运，也和
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有其兴盛和衰
微 ，提 起 来 也 可 叫 人 生 一 点 感
慨。”

胭脂豆，缀于落葵嫩绿叶茎上
的珠果，呈紫黑色，星星点点。

胭脂豆是不能吃的，小孩子拿在
手里把玩，小手轻轻一捏，小珠果噗
然而裂，紫色的汁液流了满手，就这
样，一颗豆，在时光的挤压下悄然破
裂。

破裂的胭脂豆，紫液四溢，可
以饰美人面，点朱唇。南北朝医家
陶弘景说：“其子紫色,女人以渍粉
敷面为假色。”一个“假”字，借出人
间天地色彩，紫气沉静。

胭脂豆，淡雅、恬静。读起来，
有一股婉约宋词的味道，让人想到
几个古代女子：芸娘、李清照、董小

婉。胭脂与美妙的文字一起，浸濡
出一种意境，描摹出中国文人心目
中最中意的柔美女子形象。浑圆
的胭脂豆，在一张素笺上滚动，活
色生香。

胭脂豆不同于相思豆。人在
相思，豆是牵挂；胭脂豆则是一种
植物，贮存于果浆中的一种饱满的
紫色，与素面朝天相比，是美人对
待生活的一种态度。

回望那一丛碧绿的古代青蔬，
落葵从历史的墙缝里，逸出一枝青
绿叶蔓，低调内敛，不占地方，活得
敦实，长相朴素。

台湾作家简 ，在路上遇见一
丛野落葵，内心浸濡着感动，说是

“在最荒废的角落，也可能照见小
小的美好。”至于胭脂豆，则在时光
的深处，轻盈滚动，它曾经搽抹过
怎样俏丽动人的脸？胭脂豆不是
花，但胭脂如花。

（1）

早春（国画） 于承佑

远望博格大峰（国画） 梁世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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